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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带》里一开始书写的队伍很弱小，后
来因为有了组织，有了联合，越来越壮大。白
占全在小说文本中强化某个历史发展中的必
然性，尤其通过整个时代主轴上的各个具体的
人物，从山野里的一盘散沙，到汇入钢铁洪流，
来勾画这种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历史演化过
程。宏观空间里，形而下的一盘散沙，具体到
微观空间中的某个身份，某个角色，某个偶然
的过场，以及一次次时间线轴和各种事件的联
结，构成了一幅幅斑斓多彩的历史画卷。所谓
形而上，也可以说是人物无为的自然状态，发
展到有为的，甚或充满信仰的，拥有了一种饱
满的精神状态的人。形而下，为生活；然后是，
形而上，为了一个理想目标，一步步有了由量
变到质变的飞升。

这个主题是红色的，宏大的，也是革命的，
却又是有了一种历史传奇的色彩。白占全在
这一点上，一以贯之，无论是《下柳林》里的民
间特色和地域性书写，还是《肥田粉》里的乡土
概念与人物生长，以及《水磨坊》里的叙述文
本，都是有着他自己的坚守，有着他自己的丰
富演绎。昆廷·斯金纳强调一种“语境主义”。
对于《牺牲带》的文本解读，你如果设身处地去
勘探白占全所处的角色定位和创作意图，甚或
小说文本背后的真实目的，聚焦其作者所处时
代对这一切的框定，不一定是先入为主的，却
是让你发现在人物身后有了一个明确执拗的
恒定走向。你去辨识作家为何这样写，而不是
那样写。这或许是一种局限，但却又是特定的
小说语境里，民间话语里，所赋予的人本主义
特色。

小说开头这一章，就是“辛庄”，剑拔弩张，
书写陆野、白钟林营救高豹子的土客队伍，颇
有影视的画面感。《牺牲带》的语言和氛围都是
一以贯之的。这类章节的小标题，却是紧扣了
书名，一个接一个，把读者代入到那个历史年
代里。一开头的那种紧张诡异的氛围，不由得
想起巴别尔《骑兵军》里呈现的那种冲击力。
渲染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小说文本
里运用好加减法。

诗意化的书写，有了某种积极向上的格
调，耐人寻味。尤其，结尾这一段，暗含深意，
也富有某种象征色彩。

小说的人物故事设定，虽然决定着作品的
成败，但更重要的还是叙述方式的变化，决定
着作品的成色和总体质量。“只谈论（作品）内
容本身，并非谈论艺术，而是在谈论经验，只有

当我们论及完成的内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
艺术品本身时，我们才可以称得上批评家。”

（马克·肖勒语）也就是说，小说不仅仅在于写
什么，更重要的是怎么写。这种文本意识决定
了小说的艺术走向。同样的题材，不同的作者
去写，所呈现的面貌，也会完全不同。即便是
同一个作家，早期和中晚期的作品比较，也会
有一个落差，甚或高下。就拿《牺牲带》与《下
柳林》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异同。一个作家
能否走得更远，还得看他对思想性和艺术性的
整体把握。

白占全的《牺牲带》，在书写过程中，试图
更接近小说发展中自然生成的时间线和人物
的心理线，并且二者之间在达成一个物理平衡
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个更加自然，甚或更加自
由的开放——由此，使得小说文本，更加显得
生活化，有了霈霖涌动的流畅感，也就是有了
更加浓郁的在场感和扑面而来的年代气息。

《下柳林》也有这种特点，但白占全那时可能还
是完全依循传统章回小说的某种路径来把握
的，而且由此强化了故事情节。《牺牲带》则不
然，更加贴近了那个年代，也在人物的还原度
上，生活日常的呈现上，较《下柳林》更近了一
步。作家即便书写自己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
他者的视角，力求以一种更为清醒的、更为流
畅的，富有宏观意义上的理性把握，却又有微
观的人物主观意识——大量的对话，透射出人
物心理和年代及事件的细微信息。任何一个
事件，哪怕是历史还原，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
的内容取舍。

小说写到高豹子，在打野猪的过程中，显
得十分狼狈。表面看，这一情节与后来高豹子
的性格变化没有任何关联，但深层次看，能够
发现他性格的另一面。“高豹子被重重地摔在
了地上。”似乎已经对他后来投敌叛变被处决
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如果读者细心一点，就会
发现高豹子性格中的弱点。

白占全在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人物时，没
有标签化，却力求贴近其真实的人性。比如陆
野、白钟林是要到土客部做土客转化工作的，
在半路上救了被巡缉队围困的土客。让土客
头领高豹子深受感动。这个时候的高豹子，身
上还是有一些江湖义气的。即便他后来叛变，
但小说并未简单化地处理这一人物形象——
而是展现了他更多人性化的一面。微观的描
画，使得人物有了更多的真实性、矛盾性、复杂
性的立体感。

白占全在《牺牲带》里的书写，以人物视角
为主，而作家本人则是引而不发——通过人物
来陈述自己的所思所想。这种陈述，肯定是一
种自然流露，而不是一种强行的插入，抑或电
视剧里的广告硬性插播。小说虽然不是完全
开放的自然呈现，但作者一定是尽可能地让人
物和事件做到极致——也就是说，一切总是在
偶然和必然的轨道中进行。

比如陆野、白钟林带着省委派来的秘密党
员，在做高豹子部训练转化工作的过程中，小
说展现了作家丰富的想象力。民间话语和地
域性特色，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了更多乡土气
息。策动永安牟排兵变，又是一个主要人物性
格生成的关键节点。后来，史老大在石口吃大
户被水口巡缉队包围时，又是陆野带队赴石口
打残巡缉队，救出史老大，与小说开头的救场
高豹子如出一辙，但却又有着新的变化。史老
大、老猫的转换工作就更具有了说服力。

这个时候，参加了游击队的高豹子，也是
有些纵容自己的下属。这一点，也反映了他性
格中的某种局限性。他的心腹贺兆林霸占候
则老婆，暗地还和村民索要钱财，影响极坏。
陆野、白钟林与野鸽子商量除掉贺兆林，征求
了高豹子意见。高豹子表面没说什么，但心里
不一定痛快。这也为他后来叛变埋下了伏
笔。公开枪毙贺兆林，宣布晋西游击队正式成
立。不仅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威信，也让游击队
发展壮大，让大家有了更多的盼头。作家所叙
述的一切，都是对历史、时代、现实和人物及事
件的还原，但也是有了某种需要的组合和剪
辑。这主要取决于作家试图构建的宏大主题
和话语体系。“故事是叙事表达之内容，而话语
是该表达之形式。”（查特曼语）《牺牲带》正是
作家对自己过往作品的一种超越。一个人物，
一个事件，所具有的叙述的空间，需要写作者
不断开掘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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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视角和主观视角的自然切换

白占全长篇小说《牺牲带》书写的一段历史，早于他的另一部曾经获得赵树理
文学奖的长篇小说《下柳林》。小说里书写的那些历史传说，不能说是鲜为人知，
但也只是零零星星耳闻过。今天重温这段英雄史诗，不由得被白占全的感性笔触
所牵引，宛若打开一卷栩栩如生的画轴，让你一下子被一种难得的民间气息和吕
梁风韵所倾倒。

白占全《牺牲
带》的书写，力求体
现某种柳青《创业
史 》里 的 史 诗 气
质。在争取高豹子
和史老大的两支队
伍，以及处决贺兆
林，促使牟排哗变，应对清
剿，逐渐壮大了队伍。在
一种宏大的主题色调中，
又有了杂色的喧哗，从而
增 加 了 小 说 结 构 性 的 张
力。这种张力，体现了一
些细微的情境描写之中。

比如这一段：
站在灶火圪廊的李翠

翠顺手从炭窗窗里拉出两
根枣木硬柴，填在火口里，
拉了几下风箱，风箱里的
风呼呼一吹，硬柴喷着火，
片刻，铁锅里水开，下了一
簸箕扁食，扁食翻身出锅，
捞了两大磁盘……

这类描写，还有很多，
说明白占全有着厚实的生
活底子，一些信手拈来的
日常词语，也一下子让读
者浸润其中，有了更多的
想象空间。

小说的节奏。从现有
呈现的内容看，具有诗意
感，地域色彩强烈的书写
中，又有着作家自己对历
史的猜度。日常生活中琐
碎的书写，对话背后的人
物档案的开挖，或许是一
个空白。

孝义营救野鸽子这一节，也是平实的
叙述语调，不事渲染，却在简约的文风中
展现了真切的生活质感，比如“火悻悻”

“扑时气”“老监”等，恰到好处，使得人物
形象更具有了地域特征。在一系列感觉
化的人物体验之中，具有了民间叙述和现
实主义叙述特征的主色调。这种贴着人
物主体感官知觉和审美经验而展开的小
说内容，其艺术效果正体现了一种“双向
性”的表达。

叙 述 的 节 制 ，体 现 在 整 体 的 结 构 之
中。突出日常生活的琐碎，却又关注游击
队自身的生存状态，以及相关的人物命
运，铺展起来更加显得平易、流畅、凝重和
锐利——相关的战斗场面，多半是遭遇
战，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主人公人设，比如
陆野的形象，属于游击队里的领头人，不
说是中规中矩，但却写他在政策尺度的把
握上，群众纪律的恪守上，都有着某种表
率作用。

小说依然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路
径，宏大的主题也使得人物面貌有了一种
鲜明的色彩。虽然有了很多的斑斓和杂
色，但总体上还是强化了历史的尊严感。
民间话语空间的书写，包括对灯影戏的解
读，都是感性化的，具象化的触摸，有了人
物视角的新颖感。

《牺牲带》的艺术定位。一是民间性，
二是传奇色彩，三是人性化。比如白占全
写到游击队与财主之间的关系，在这部小
说中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突破”。打土豪分
田地，这句口号背后的故事，触目惊心，却
在作家笔下处理得游刃有余，近乎在人物
的对话中，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小说的谋篇
布局。

从总体看，对已经获得赵树理文学奖
的白占全而言，这是继他《下柳林》《肥田
粉》等之后，又一部具有超越自身的长篇小
说，尤其在某些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方面，民
俗画的浓墨重彩，叙述语言的节制留白，以
及镜头感的拉近和切换，应该是比同类题题
材又有了新的突破。


